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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三山”环绕“两盆”
——新疆交通立体扫描

小小樱桃“红透”南疆县城

新华社西宁6月7日电（记者吕雪莉、李琳海）
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将迎来“国家公园时代”。记者
7日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国家
公园管理局已批复同意青海省开展青海湖国家公
园创建工作，这标志着青海湖国家公园进入创建
实施阶段。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大、亚
洲第七大湖泊，2021年水体面积达4625．6平方
公里。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高静宇
介绍，青海湖流域是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
全和我国西北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是
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保障东部农业区生态
安全的天然屏障；是高原生物基因库，国际候鸟迁
徙通道重要节点；是我国内流区完整水循环水生
态过程的典型区域，形成了特有的“草—河—湖—
鱼—鸟”共生生态链，极具国家代表性。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和治理力度不断加大，
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快速恢
复。目前，青海湖栖息水鸟97种57.1万只，成为中
国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
青海湖裸鲤资源量已恢复至10.85万吨，青海湖旗
舰物种普氏原羚种群数量超过2800只。

高静宇说，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对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至关重
要、意义重大。他表示，将按照国家公园管理局回
函要求，抓紧推进开展本底调查、科学确定边界范
围和管控分区、推进体制机制建设等八个方面重点
工作任务，加快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进程，力
争在2024年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工作。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8日电（记者房俊伟、杜
刚）“黑珍珠”樱桃宛如黑亮深邃的眼眸，“瑞德”
樱桃俨然一个个小红灯笼，“彩玉”樱桃则像玛瑙
珠子一般光洁温润……仲夏时节，新疆喀什群

“樱”会举办之际，莎车县米夏镇夏玛勒巴格村的
樱桃园里，各品种樱桃的果实早已攀上枝头，点缀
在郁郁葱葱的果树上。

这次展销活动吸引了40家樱桃产品加工、销
售企业。莎车县昌隆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崔予军聊起自家的樱桃如数家珍。“我们露天
种植的樱桃有200亩，还有128座大棚，共16个品
种，今年产出10吨樱桃。”他边说边拿出“布鲁克
斯”樱桃招呼参观者们品尝。

“莎车樱桃就是甜！”来自广东的水果批发商
尹致超啧啧称赞。

新疆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龚鹏
介绍，莎车县纬度适中，年积温高，适合樱桃果树
生长。

“自2003年莎车县引入首个甜樱桃品种以
来，全县甜樱桃种植面积目前已达4.8万亩。”龚鹏
说，“米夏镇尤为典型，亩产量最高可达800公斤，
亩产效益为2.4万元至4万元。”

2010年，夏玛勒巴格村成立樱桃农民专业合
作社，从最初的8户7亩地发展到如今的58户1200
亩地。负责人吐尔洪·艾合买提从5月上旬开始，
帮助客商与村民对接。“今年截至目前已销售400
吨樱桃，每亩收入将近2万元。”他说。

规模逐渐扩大的樱桃园吸引众多游客观光游
玩。“去年我们一共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今年游
客数量预计超过90万人次。”吐尔洪·艾合买提说。

除种植樱桃外，许多农民开始从事餐饮、民
宿、娱乐等相关行业。吐尔洪·艾合买提说，夏玛
勒巴格村目前开设了13家农家乐，设有26个固定
摊位，全部由村民经营。

夏玛勒巴格村一家音乐餐厅的经理努尔丁·
买买提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8月是旅游旺季，餐
厅每天接待两三百人用餐，营业额可达万元。“周
末和节假日甚至需要等位。”他说。

如今，莎车县的樱桃产业以夏玛勒巴格村为
中心，辐射周边7个乡镇、33个村。米夏镇托尕其
村的村民左热·托合提说：“我家种了3亩樱桃，加
上承包的30亩樱桃林，我和丈夫每年纯收入超过
20万元。”

一条集种植、采摘、冷藏、储运、采摘旅游等为
一体的樱桃全产业链已在莎车县形成，2.2万种植
户得以增收致富，3万人依托樱桃产业实现就
业。目前，喀什地区樱桃种植面积6.8万亩，挂果
面积3.1万亩，年产量1.6万吨。根据地区樱桃产
业规划，喀什将在储运保鲜、冷链物流、精深加工
等方面出台相关举措，打造全国最大的优质樱桃
产区。

青海湖将迎来
“国家公园时代”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8日电（记者关
俏俏、刘红霞、郝玉）仲夏时节，祖国西
北，从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接
连传来好消息：全球首条环沙漠铁路线
补齐“最后一公里”；第三条贯通塔克拉
玛干沙漠的公路建成；“云端上的县城”
塔什库尔干，新疆首座高高原机场投运
在即……

“三山夹两盆”的独特地形，造就了
新疆姿态万千的壮美风光，但也一定程
度制约了当地交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天山南北交通立体提速，纵横成网，
新疆快步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历史进
程。

告别“驴行缓进”驶入“高速快进”

6月5日早上9点37分，一趟D8802
次动车从乌鲁木齐高铁站驶出。不到3
小时，列车抵达新疆“东大门”哈密。早
上刚在乌鲁木齐喝过奶茶，中午就能在
哈密吃上羊肉焖饼。

“以前我们去哈密要坐一晚上的客
车，现在太快了！”因工作需要时常往返
乌鲁木齐、哈密两地的旅客常在欣说。

600多公里外，中哈边境，霍尔果斯
口岸，大约每一个半小时，就有一辆中欧
班列西出国门。这支贯穿欧亚大陆的

“钢铁驼队”，已成为全球产业链“大动
脉”和疫情防控“生命线”。

这只是新疆交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三山两盆”之间，交通网络
越织越密。

自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来，新疆
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大口岸已累计通
行进出境班列超过5万列，带动进出口
贸易额显著增长。其中，仅 2020 年、
2021年，霍尔果斯口岸共计监管中欧班
列11386列，与2018年和2019年相比，
增长108.6％。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新疆交通建设
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建
设质量稳步提高的最好时期，”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仅‘十三五’期间，新疆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额就超过之前60年的总和。”

这些年，新疆公路环绕并穿越准噶
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形成东联甘肃、青
海，南接西藏，西出中亚、西亚各国，北达
蒙古国的干支线公路交通网。

昭苏天马机场、于田万方机场、莎车
机场……越来越多“空中巴士”，让相隔
千里的城市成为“近邻”。近10年来，新
疆每10万平方公里民用运输机场数量
由0.96个提高到1.51个，民用机场总量
达23个，是我国机场数量最多的省份。

兰新高铁、格库（格尔木－库尔勒）
铁路相继建成……新疆逐渐形成以兰新
铁路和兰新高铁为主通道、临河至哈密

铁路为北通道、格库铁路为南通道的“一
主两辅”铁路构架。截至2021年底，新
疆铁路营运里程达8151公里。

如今，驴车慢行的历史，已渐行渐
远，“疆内环起来，进出疆快起来”的愿
景，正成为现实。

架“天梯”穿大漠 拼出一张交通网

在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山高路远，建机场、修公路、筑铁路，十
分不易。

2020年底通车运营的格库铁路，途
经绿洲、沙漠、戈壁、高原、山脉等多种
地貌，是我国一次建设高差最大的铁路
之一，最高海拔差超过2500米，如同一
架“天梯”连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
沙漠与青藏高原。

铁路建设从一开始的勘察阶段就
艰难重重。中铁一院集团新疆铁道勘
察设计院格库铁路控测项目部派出一
支14人的队伍，从青海茫崖徒步向无人
区阿尔金山进发，沿着米兰河，向新疆
一侧的沟口进行了3次穿越。

“最多时一天蹚了50多回河，尽管
是夏季，大家腿部都有大大小小的冻
疮。”队长王福强说，他们在沿线迅速布
点，准确勘测海拔，为格库铁路最终确
定线路提供了重要数据。

相较于格库铁路，环塔克拉玛干沙
漠铁路最后一块“拼图”和若铁路，同样
历经艰难才得以建成。

“我们不怕冷不怕热，就怕风沙，六
级以上就不能施工了，黑沙暴一来，可
能几天都白干了。”蹲在沙丘上，新疆和
若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尽忠
告诉记者，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团队
一边用详尽的沙尘暴日记排开工期，一
边探索创新施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风
沙影响。

采用装配式桥墩，既解决沙漠缺水
难题，也减轻风沙对施工影响；将绿色
环保理念贯穿到铁路建设全过程，实现
风沙防护工程与铁路建设同步推进，让
绵延300公里的“绿色走廊”成为防风
治沙天然屏障……

“1982年刚参加工作时，新疆铁路
总运营里程只有1500多公里，标准也
很低，现在超过8000公里，迈入高铁时
代。”年近60岁的王尽忠，参与和主持
修建了南疆地区的多条铁路，见证了这
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展。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脚下，海拔
3252米的新疆首个高高原机场塔什库
尔干红其拉甫机场投运在即。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针对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
等现实条件，建设团队采用沥青复合封
层技术，以避免“动水、冻水”对跑道水稳

层的破坏，提高道面使用寿命，这在国内
高高原机场建设中还是首次。

疆道“难”，不再“远”。纵贯天山、穿
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飞越帕米尔高原
……在无数奋斗者接续努力下，一条条
公路、铁路、航线在广袤疆域开枝散叶。

促发展惠民生 通新路畅心怀

4月下旬，昭苏天马机场通航。3天
后，巴音布鲁克机场破土动工。沙漠深
处，数十台推土机把高耸的沙丘推平成
路基，机器轰鸣，场景壮观。

天山南北，交通建设节奏“拉满”。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接连落地，新疆
越来越“快”了。

2021年4月30日傍晚，距离乌鲁木
齐约1500公里的和田县拉依喀乡，一名
7岁男孩手臂不慎被拖拉机绞断，一场生
命接力迅即展开：晚上10点10分，拉依
喀乡至和田县人民医院的公路开辟了

“绿色通道”；11点54分，即将起飞的当
天最后一班飞机滑回廊桥、接上男孩；凌
晨1点36分，飞机抵达乌鲁木齐；3点14
分，手术开始……孩子赶在“黄金8小
时”内进行了接臂手术。

高速快进的同时，也保留着温情的
慢行。

穿越天山山脉，行驶在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和田玉龙号”公益性慢火车
像绿色“长龙”穿行戈壁大漠，全程1960
公里，历时32小时40分，将乌鲁木齐与
和田玉的故乡紧密相连。

“66个停靠站点，平均每30分钟停
一次，沿线一些小站只有一两个乘客，但
这些‘一个人的车站’被保留了下来。”列
车长坡拉提汗说，从和田到喀什近500
公里，硬座只要53元，这是许多南疆百
姓的出行首选。

走亲访友，或是远方求学，“小绿皮”
成为连接南北疆的“便民车”，也是沿线
百姓的“致富车”。作为“和田玉龙号”常
客，阿不里米提·亚森总是带着自家特色
馕赶“巴扎”（集市），一趟车可以卖200
多个馕，收入1000元。

帕米尔高原上，网红公路“盘龙古
道”边，竖立着启迪人生的路牌：“今日走
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
途。”这条30多公里、连通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瓦恰乡与外界的公路，以
600多个S弯、U形弯及1000多米的海
拔落差，吸引着全国游客打卡。

人来了，长期沉寂的边陲小城逐渐
活了起来、火了起来。如今，越来越多的
路通往神秘的湖泊、金色的胡杨林，连起
片片绿洲，串起城市村落……

路，是人走出来的，也让人走得更
远。新时代，天山南北立体提速，新疆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正越走越宽。

长编动车组列车驶过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2021年6月18日摄）。新华社发 穆志鹏 摄


